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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村里有个“香女子”

今年8月底，远走他乡的贺文庆又回
到了故乡。宁厂、双河、大河，褪色的乱石
墙，深夜河床上燃起的柴火，还有现做的包
面，即将下铁锅——那是盛夏捧出的家宴，
也是一首深情的歌。

村里与他同龄的一位乡村教师讲起贺
文庆，心情大好：“贺文庆画画不是为了卖
多少钱，而是为了影响更多的人。让远方
的人晓得家乡的名字，晓得这儿的姑娘很
漂亮，水很清。我们村像被世界遗落的一
方手帕，被一座又一座山峦箍紧。走出去
的人不愿回头，无意闯入的人也匆匆离
去。街坊邻里如走马灯般走的走、来的
来。”

教师眼中的贺文庆，并非高产画家，总
要经过长久酝酿才肯动笔，谨慎得近乎虔
诚。他常常悄悄回到小村，再悄悄离开。
这片土地如温暖的子宫，看不见的脐带，始
终为远行的孩子输送着养分与疼爱。

为故乡而绘的画，最懂的应是故乡
人。然而主人公鲜有人知道，贺文庆画中
的自己，美丽早已跨越了时空。

贺文庆画笔下的小村姑娘，那个年代，
叫香女子、芳女子、菊女子、琴女子——好
看、贤淑而婉约，穿着蓝色补丁大衣襟，浓
浓的土家韵味，满满的年代气息扑面而来，
一下子把人拉回尘封的记忆里。

巫溪羊桥坝，人们穿草鞋、打绑腿、头
裹白布长帕，没有一件旧衣不经历风霜。
无数代母亲们，织染布匹，裁剪衣裳。贺文
庆幼时所见女性，有小脚、解放脚，小姑娘
们幸运地挣脱致残、畸形的裹脚陋习，大脚
丫被白布袜与千层底鞋温柔包裹。夏日，
她们将裤腿卷至膝头、长袖捋到肘弯，如林
中小鹿，一边劳作一边嬉闹；冬日，则把同
一件外衣，套在深蓝家织粗布面子的棉袄
上，姐姐穿了，缝缝补补，妹妹再接过来穿。

千层底布鞋，是时间河流里的渡船。
当衣衫再也无法修补时，那些一触即碎的布
片，被姑娘与母亲一针一线纳进鞋底。灯芯
绒或平绒布做鞋面，男人的鞋口缀松紧，女
人的鞋口或方或圆——那是鞋的脸，好看与
否，虽看手艺，更关键的，却是脚本身。

贺文庆带着这双自由奔放的千层底帆
船，一次又一次驶入油画的壮阔大海。

穿千层底布鞋的姑娘，是健康而坚韧
的劳动健将，她们的装备既有背篓，也有提
筐。虽然扁担、竹篓很快将棉麻布衣磨薄
磨破，筋骨却在重压下愈发厚实。汗水在
靛蓝裤腿与衣衫上，开出朵朵盐碱之花，正
如生命在缝补中愈发旺盛。然而，他刻意
滤去了其中的重负与窘迫——努力展示至
真至美，展示那份令人不敢亵渎的温柔与
轻松。

005号作品创作于2002年。树叶墨
绿中透出微黄，应是一个秋天。姑娘有些
羞涩，一张鹅蛋脸不施粉黛，红唇微启，双

颊晕染红晕，成为贺文庆油画朴素世界中
的一抹亮色。贺文庆没学过家乡的山歌，
但画中姑娘水汪汪的大眼睛，与舒展的柳
叶眉，早被泥腿艺术家写进《十爱姐》山
歌。远逝的岁月里，小村的审美，“归真”始
终稳居第一。事实证明一个道理：真正的
心灵相通，没有什么可以阻隔。

《云淡风轻》中，姑娘挎着竹篾编的大
猪草筐，立于河边石上，宽大的蓝布衣裳还
是斜裁大衣襟，衬出苗条妙曼的身姿。或
许刚从身后小木船跳上岸，她轻巧行走于
天地水云之间：浮云极淡，映入水中；清风
很轻，不见水纹。

那些年代，竹子支撑着生活与劳作，男
人用竹篾创作的农具，陪伴着山水养大的
姑娘们。贺文庆对此情有独钟，不断将这
样的工艺品嵌入他的艺术表达之中。

《又到秋天》里的她，身着与大地丰收
相近的土黄色裤子，站在低头的葵花与扬
首的苞谷前。银盘般的笑脸、蓝花花的衣
裳，轻轻叩人心房。

时光会抹去许多痕迹，贺文庆却将它
们留存为完美画面。他笔下的无比宁静，
让小村呈现出世界最辽阔的模样。姑娘，
是母亲、是姐妹、是情人、是新娘，一生都在
付出与报恩，而所求，始终微乎其微。这是
他儿时的记忆，是他最爱看的一道风景
……永远不会老，名字叫作美好、安宁与温
暖。他从未赠予那六十多位姑娘鲜花的点
缀，因为她们本身，就是最纯净的花朵。

贺文庆离开了村子，画中的姑娘也被
时光的列车带向远方。她们在陌生的他乡
流泪、受伤、坚强，再也寻不见那穿蓝花补
丁衣裳的身影。曾经决然地离乡背井，不
被理解的孤单求索，在那一刻，真正有了意
义。

二
故乡有个“桃园子”

大宁河沿岸有一个地名叫桃园子。巫
溪的别名叫峡郡桃源、巫咸古国。

小时候，贺文庆并不明白这些名字的
含义。后来的数十年，努力让画里的姑娘
和她身后的青山绿水讲述这里的一切。北
京语言大学教授梁晓声曾评述：“她们的纯
洁与画中那个地方的纯朴，似乎印证着厚
德载物的人间理想。”

或许梁教授至今未曾踏足巫溪大宁
河、上磺寨沟水库，那个孕育贺文庆童年记
忆的小村落。但他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真挚
的欣赏与期待——他说画中姑娘带着“一
种令人心疼的纯洁”，说那片山水“因有她
们而格外美好”。就让这份美好永远珍藏
在他心中吧，就让那未能赴约的遗憾化作
永恒的向往。正如他所言：永远的享受，源
自永远的渴望。

读贺文庆，感觉他从时光长河中打捞
乡村记忆，捕捉的时光，不是朝阳初升，便
是落日熔金。春秋两季，应是他偏爱的时
节。在这样的季节，这样的时刻，这片土地
没有狂风烈日，没有雷鸣飞沙。故乡像是
造物主珍藏在深闺的瑰宝，天空、溪流、树
木、原野，都笼罩在淡定的薄雾轻纱中，静

谧、洁净、朴素而平和。这个地方位于龙骨
坡古人类遗址上游的峡谷深处，坐落在渝
陕鄂三省市交界的鸡心岭。这样的地方，
梦幻得有些不真实。

一位艺术评论家写道：“贺文庆的笔下
有泥土的呼吸、流水的记忆。他不只是在
画风景，而是在画一代人的乡愁。”另一位
策展人说：“他的画色彩温暖而深沉，构图
沉稳中见灵动，在写实的基底上涌动着浪
漫的叙事。”

面对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秦春燕，
贺文庆袒露心迹：“画画真幸福！”秦女士深
受触动：“我想象不出一个画家对他的作品
还有比幸福这种感受更好的诠释。”

这个以“巫”“溪”命名的地方，生命与
自然和谐呼吸，风光脱俗，田园温暖。贺文
庆的画作，是写给故乡的抒情组诗，也是一
封素净的请柬：请到我的故乡生活吧，那儿
很好。

三
每年回乡的游子

今年8月的一个黄昏，巫溪老城，宾作
古东门下，贺文庆的指尖轻抚古城墙的纹
路。想起那些年，行囊深处总安静地躺着
一沓沓车票船票——东门外的小码头，名
为宣成的西门车站、阜时的南门车站，目送
他在春秋出发，在冬夏归来。大宁河如一
把古琴，流水淙淙，弹奏着一代代年轻人的
决绝与不舍：爱是放手，爱也是出走。“三百
余幅油画作品，一齐装进我带回家的行
囊。”贺文庆有一份成绩单要向这山这水递
交。

看过他的画，人们说他本身就是从画
中走出来的人，而且始终爱着这幅流动的
画，达到“画爱着的画”“画画真幸福！”的境
界。把工作当成热爱的幸福事业，也许是
最让人敬仰的境界。

贺文庆儿时独自走进寨沟水库深处，
枕着石阶听瀑布的歌声入眠，姑娘捶衣声如
摇篮曲般安详。春天，羊桥坝的油菜花盛开
成金色海洋；秋日，稻浪翻涌起青黄相间的
波澜。“美好的风景总是转瞬即逝，在画里才
能永生。”童年和童年的梦，治愈一生。

他说自己是个普通的孩子，是父母的
爱与理解，目送他登高望远。将往事清零，
裸辞北上，做一个漂泊的游子，一个在胡同
里为柴米油盐所困的追梦人。他知道，父
母会含泪支持。“漂泊，让我停不下画画，这
是对家乡的记忆。”《别》中的少年何尝不是
他自己？《春望》《回眸》《往事如烟》《起风
了》……离故乡越久，牵挂越浓，无药可解。

回到巫溪，他如往常般背着相机和素
描本，重新走过老城石板路、宁厂盐泉古
道。拍摄、写生，重新凝视故乡的细节：屋
檐生草的吊脚楼，码头上锈迹斑斑的铁环，
晒太阳打盹的老人。他几乎每年都回来。
镜头与画笔下，是不断重现的巫溪印记。

清清河水，重重山岗，袖珍的鱼米之乡
——重庆巫溪上磺羊桥坝，是贺文庆永远
的故乡，也是他画中永恒的主角。他说，故
乡是画不够的风景，因为每下一笔都是记
忆，每抹一色皆含深情。

（图片由作者提供）

在北京某间知
名工作室里，55岁
的油画家贺文庆静

坐凝视着一组画面，从黎明
到子夜。窗外的喧嚣仿佛来
自另一个星球——他心中浮
现的，是故乡巫溪大宁河畔
青石街沿与石阶，木板的墙、
木格的窗，一位身着青花旗
袍的少女，挎着竹香篮，穿过
弯弯窄巷……

“四十多年过去，每当听
到熟悉的呼唤，内心重新变
得柔软。”这位画家的画笔与
视野中，故乡的河、吊脚楼、
姑娘，始终牵动遐思，从未走
远。他安静而专注地描绘，
让六十多位乡村姑娘走上美
术的T型台。

一个画家与笔下60多个村姑画前画后的故事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余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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